李道君弟兄蒙恩見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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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著神的恩，我成了我今天這個人，並且神的恩臨到我，不是徒然的；反而我比眾使徒格外勞苦，但這不是我，乃是神的恩與我同在。」（林前十五10）

「這樣看來，這不在於那定意的，也不在於那奔跑的，只在於那施憐憫的神。」（羅九16）

「但你已經緊緊跟隨了我的教訓、品行、志向、信心、寬容、愛心、忍耐、但你所學習、所確信的，要活在其中，因為知道你是跟誰學的，」（提後三13〜14）

今天晚上我作一點個人見證，知道我怎樣得救，怎樣蒙召，怎樣在今時代的職事裏，怎樣來跟隨這個職事，怎樣過地方召會和基督身體的生活，以及我蒙主呼召全時間後，怎樣被成全，在各地教會怎樣的服事，一直到今天晚上我站在這裏。

我剛才讀的聖經，一是說到主的恩典，一是說到主的憐憫，還有一個說到跟隨職事像提摩太跟隨保羅一樣。我今天雖然是八十三歲了，我還是今時代職事裏的提摩太，你們是小提摩太，我是老提摩太，我們大家都是提摩太，跟隨今時代的職事的帶領，好好有所學習。或許我所交通的對弟兄姊妹有一些益處，我不知道；我把主在我身上所做、所帶領的，交通給弟兄姊妹。

我的出身
我生在山東，長在東北。1949年，我那一年正是25歲，大陸局勢變更，那個局面很緊張；但我不知為什麼，裏面就有個負擔，要離開。就一直從東北坐飛機到北平，又到青島，從青島又到了上海，一直的徹退，就到了台灣。我本來在家鄉是訂了婚的（不認識，也沒見過面），但是我就是不願回家，卻到了台灣。我想這是主的呼召，主的帶領，一直帶到祂的恢復裏。

我的得救
我是跟著軍隊出來的，到了台灣，我什麼都沒有，整個大陸都丟了。我因生病就住在醫院裏頭，那個醫院是由一個學校改做戰務醫院；我住的那個病房背面不遠就看到太平間，我躺上床，尤其早上一起來就看到抬出了一個，又抬出了一個去。我心裏想我將來到那兒去，想到死的問題。我想這是主特別安排的環境，有的時候很痛苦。就在這個時候，一個老姊妹，大概將近六十歲以上了，到我的床邊給我傳福音。之先我反對基督教，認為他們是宗教侵略，講什麼信心，講什麼愛，不用政治，不用軍事，而是用宗教侵略我們，我非常的反感。但那一天非常奇妙，我的心軟下來了，那個老姊妹就坐在我的床邊跟我講主耶穌，一直的說主耶穌怎麼樣，神成肉體啊，我也聽不大懂，但是聽主耶穌好像聽音樂一樣，不覺得刺耳、反感。她講完主耶穌釘十字架，復活，也沒經過我的同意，她說李先生，你禱告接受主耶穌。她沒教我怎麼禱告，因為她一直講主耶穌，主耶穌，她也沒教我閉眼，手怎麼擺，…都沒有。她就說你禱告，我也沒什麼大聲，就喊兩聲主耶穌啊，也沒有什麼特別腔調，煞時，整個的人就像過電一樣，我就哭起來了，我的心開了，我的心亮了，好像一塊大石頭從我的心窩裏掉下去了。整個人開了以後，我就哭了將近十分鐘，全身好像一直通電。當時不知道，這就是被靈充滿。在這之前我每晚睡不好，心想每天跟醫生要一點安眠藥，要一顆，一顆，一顆，積得差不多快滿五十顆，一次吃下，睡死了就算了。但那一天晚上，我真是喜樂，滿心喜樂，覺得我的主就在旁邊，又在我裏面，覺得主是那樣親近。第二天早晨，天還不亮的時候，我就起來了，醫院後面有個花園，就到花園去。也不知怎麼禱告，日頭剛出來，我就不知不覺仰起臉來，『主啊，我一生跟隨你啦！』這個話說到今天已五十七年了。因著主的憐憫，我一生跟隨祂，雖我也多次的軟弱，多次的失敗，多次的不忠，多次的無知，甚至有頂撞，但是感謝主的憐憫，直到今天祂吸引我，我仍然在跟隨祂。我覺得那天早上我的那一句話，不僅是我得救了，也實在是蒙主呼召了，叫我全心、全時間來服事祂。

帶我得救的那位老姊妹，把我看成是她自己的兒子一樣，她看我得救了，就把我到她家裡去。她先生是信義會的牧師，是一個老學究，在大陸上孔祥熙做財政部長的時候，他做船倉糧餉事務局局長，到了台灣讀了神學以後就做了牧師了。但這位姊妹卻是在台北地方教會的，很好的一個姊妹。我到她家去，就常常看他們倆個人吵架。都為屬靈的事情吵，譬如姊妹說：『愛人、愛神，不要用人的愛來愛，要用神的愛來愛。』她先生就說：『什麼人的愛、神的愛，愛就好了，那有那麼多的講究！』我在這個夾縫裏頭，我就聽著，但主給我開竅，我覺得這兩個愛是不一樣。慢慢的，我就看見了什麼叫教會。感謝主，過不久我就出院了。老姊妹就介紹我到台北去：『你可不能到別的地方去啊，到台北那裏，有個一會所。』那麼我就聽她的話，出了院就到台北去了，就參加聚會。

我第一次去就參加李弟兄的特會，那天我聽到李弟兄的講道，我記得好像是講基督的救贖，我裏面很受感動。我在聽的時候，主就很清楚、很明確的跟我講：『你要跟著這個人。』這是我第一次聽他講道。感謝主，我就接受這個託付了，我就跟著他，那麼這一跟直到現在還在跟，因著主的憐憫還在跟。我在台北召會的那段時間，實在是主的憐憫，很受成全。從1952年到57年，李弟兄在台北都有長時間訓練，三個月還是四個月，一年有一次或兩次的訓練。感謝主，主也給我這一個機會，能受到李弟兄這份職事多面的訓練，多面的成全。

我的婚姻
現在題起我的婚姻。1957年，我在台北六會所。自我得救以來，對於婚姻好像忘記了一樣。是主的憐憫，我全心都歸主，雖然帶職但感覺就像是個全時間的人，那個追求實在是主的吸引。那時我們六點鐘晨興，就在現在是信基大樓的地方，天都未亮，我從上班的地方走到那裡，大約要二十分鐘。我記得，有一次為了趕時間，操練不要遲到，認真學習活在靈裏；早上一起來穿上襪子、鞋子就跑到會所晨興，就覺得自己的腳有點奇怪，到了會所一看是襪子穿反了，把它正過來才覺得舒服了。這就是我操練性格，學習在靈裡跟著主，不遲到，將來一生好好事奉主。那時還不會禱讀，來了就跪著讀經，聖經就一卷一卷，像約翰福音、心臟書都是一句一句，一節一節，一卷一卷的讀下來。那時候我才二十五、六歲，感謝主，我就被主吸引。我的婚姻是一位長老張振弟兄介紹的，交往大概一年之後我們就結婚了。李師母比我大五歲，我記得我三十四歲，她已經三十九歲了。就外面天然的說，很多地方都不配，但有一件事，我們同有一個心志，就是成家為著主。我也考慮到，三十九歲通常不會生了，我們也考慮過不管生不生，我們結婚是為著主，為著神的經綸結婚。感謝主，因為在軍隊薪水不多，我也不是高級軍官，差不多的錢都是買書了，所以我結婚的時候，連個西裝都沒有，是那位長老把西裝借給我穿；他說，結婚那一天新郎不穿個西裝，不像話。我說，新郎不新郎，不在乎那個衣服，不穿西裝，我照樣是新郎。但他逼我，因為他是介紹人，我必需穿，我沒辦法就穿上去了。床舖是弟兄姊妹奉獻的，筵席是弟兄姊妹奉獻的，藤椅子也是弟兄姊妹奉獻的，所有的東西都是弟兄姊妹奉獻的。也沒什麼好的，因為那個時候台灣很窮，有藤椅、木頭桌就感謝讚美主了。

結婚以後，因著主的憐憫，四年以後連生兩個，一兒一女，我們跟本沒有注意要不要生的問題。感謝主，現在我的兒子、女兒都在美國。我不是說這些外面的事，我是說主對跟隨祂的人，真是顧到各方的需要。現在我們倆個老伴，我到那裏，她也到那裏。當然，她到那裏，我也到那裏。我們真是蒙主憐憫，愈老了愈需要個伴。

我的蒙召
現在我說到我全時間。大概在1958年，有一天，李弟兄在一會所木造會所下了講台以後，就在院子裏頭，我也在院子，他就說了一句話：『道君，快快下來全時間。』講完了他就走了。那時我還在軍隊，退役不容易；我聽了這個話，主跟我講你不是要跟隨他嗎？我就為這個禱告，很奇妙，差不多兩年以後，因著政府命令的改變，我就很順利的辦了手續退役了。這時大約是1961還是62年。我記得我第一次參加同工聚會，那個時候正是鬧風波的時候，召會有一個分裂的大風波。我記得很清楚在那個聚會中李弟兄禱告，那個禱告對我是一個很大的鼓勵，很大的印證。『主啊，在這個風波的時候，這樣難處的時候，人都往外跑掉了，但是主啊，今天你給我們加了新血輪啊！』這對我是一個很大的鼓勵，我算不得什麼，我實在算不得什麼，但是弟兄他這樣的禱告，這實在到今天我還是沒有忘記。感謝主，我在身體裏是一個血輪，但願我不是一個老的血輪，實在是一個新的血輪。簡單的講，我進入同工這一個團以後，先在六會所、五會所，爾後到了二會所，又到了高雄，差不多都在一地兩、三年。從高雄又回來，再到了台北三會所，從三會所再到永和，從永和再到台北七會所，從七會所又到了桃竹苗，從桃竹苗又到了蘭陽、宜蘭、羅東、蘇澳。從羅東、蘇澳，又到了嘉義、台南。從嘉義、台南又到了彰化。全台灣大概在永和最長，有五年多。到了1986年，召會就改制，對我都是新的功課，需要新的恩典，經歷了死死活活、活活死死，真是受十字架各方成全。

受神命定之路訓練
84年李弟兄回來，開始走新路，到了86年就特別強調，呼召所有老同工都要參加新路的訓練。如果你不參加新路的訓練，你就不會走新路，你更不會訓練別人走新路。換句話說，因為老同工就是老了，該被淘汰了。我裏面是這樣領會的。但主呼召我時是好好的跟他。所以，他一呼召我裏面就有感覺，我那時候在彰化、台中服事，我就和他們交通後就離開到訓練中心去了。1986到88年，兩年多我在訓練中心受訓，我那時候已經62歲了。在訓練中心誰訓練我？余潔麟、PaulHon兩個年輕人。這批年輕小伙子，我也受他們的訓練，若不是主的憐憫，那個訓練是沒辦法訓練的。但感謝主，你怎麼說我就怎麼學，我不認為是他們訓練我，我認為是主藉著李弟兄訓練我，我願意接受這個訓練。一次三天叩門操練，我的活力排是一個劉去蘭弟兄、一個姊妹加上我，我們三個人出去叩門。三天下來我們叩了六百個門，只浸了一個人，那時我身體還可以，四樓、五樓的上樓、下樓…，三天跑來跑去，我都過得去。所以弟兄們說：『如果沒有功勞獎，也該有個苦勞獎。』感謝主，我接受這個訓練以後，帶領弟兄們就和我交通說一定要留在訓練中心，來幫助訓練別人。我在那做兩件事：一件事就是訓練別人，另一件事是我和趙連珍弟兄配搭，他比我年輕5、6歲。那時，李弟兄帶領召會開始改制，很多人都不以為然，為什麼這樣，為什麼那樣的…，尤其是老的弟兄姊妹。這時就安排我們兩個人去安慰那些人，去和他們交通。做這些事真不容易。但這對我真是個很大的訓練，我站在對方不合適，我站在訓練這個立場也不合適，我真不知道該站在那裏好，我只好站在基督裏了，長到元首基督裏面，我真學了功課。簡單的說，別人的問題解決了沒有我不知道，但我自己確實學了很多功課。我知道什麼叫做吃知識善惡樹，什麼叫吃生命樹，是非對錯永遠搞不完的。我們都在主這個恢復的路上，沒有善惡對錯的問題，完全是神的經綸，生命的問題，我裏頭學了很多。感謝主，在訓練中心這兩年半在訓練我，我可以這樣說，從外圍到中心，從基層到高層，差不多都摸過。我當時只知道是在走新路，但不知道這是為著以後。

出國開展
我在訓練裏過了兩年半，到了1988年，大概是5月、6月的時候，有一天劉遂弟兄找我交通去巴拉圭。之前他到過巴拉圭。他拿些照片給我看，他說那裏天氣真好，藍天白雲，又說那裏牛肉好好喫，…。還說了些巴拉圭那裏召會的情形和需要，…就說你看一看，你要不要到巴拉圭去，那裏有這個需要。我是很認真的，因為劉弟兄找我，一定是跟李弟兄交通過的，我在同工們中間那麼多年，我是抱著一個態度就是當兵的態度―聽命。我從來沒有主動揀選服事的地方，沒有一個地方我不去，也不爭取去一地；不過到這個巴拉圭我從未想到的地方，可真是有點為難。當時，我沒有答應，不過我的態度還是接受的。我在主面前禱告了一個禮拜，我就接受的去了。我有主的話，主差我去，主與我同去。既然我們在這個凱旋的行列裏頭，弟兄們這麼安排了，找到了我，我也就這麼接受負擔去了。就著外面的條件來說真是不行，年齡那麼大了，已經65歲，可以退休了；我65歲那李師母就70歲了。我的兒子就反對，我的女兒也不同意，『爸、媽那麼大年紀跑那裏去啊？』意思是能不能回來我們都不知道。又講西班牙語，去那個地方，做這個工服事他們，這難度很高。但是感謝主，弟兄們有這個安排我就接受，接受以後沒有多久，我記得6月份接受了，大概不到一個月我就啟行了。1988年8月13日到了巴拉圭，我記得很清楚，我一去了就不準打退堂鼓，主帶我去了我就去了，死活我就往前走了，反正這個賽程我是走定了。我把書裝箱就走了，感謝主！到今天已經18個年頭。

我去有幾個負擔：第一，我去不是我自己去，我是在這今時代職事的這個行列裏去的。雖然是我們兩個老人，但之前已有弟兄們在那裏作了點華語工作，也有了三處召會，人數大約有一百五、六十，大部份都是華語的。我到了那個地方以後，差不多半年沒有做什麼工，因為我不知道那個環境，不知道該怎麼做。感謝主，藉著禱告，藉著交通，1989年的春天就開工了。我的負擔就是把李弟兄這個職事的豐富，盡量的帶過去，也把人帶到安那翰。從那年開始我一年兩次的訓練都去，必須帶著華人，帶著西語的弟兄姊妹參加這個訓練。因著那個情形，就把召會和職事連在一起了。我也把那些信息帶回來交通，那時候李弟兄一次特會講道大約三十篇，那我回到巴拉圭，就講大概二十到二十五篇，因為剛起頭不可能作錄影訓練，一定得講。就在那個時候，我記得有個顧弟兄，他剛進來主的恢復，我就鼓勵他和我一起參加安那翰的訓練，回來以後我就讓他也講，他說『我作麼講，我自己都不懂』，我說『你講了你就懂了。』我為了成全他，讓他和我一起講。感謝主，講來講去他從那一年參加了安那翰的訓練以後，直到今天他從來沒有漏掉過，這就被成全了。主也得著他了，很忠信、很好的一個弟兄。

在巴拉圭的事奉
巴拉圭開展是兩面：一面就是把李弟兄的信息以開特會的方式傳輸，華語、西語的弟兄姊妹，我告訴他們，盡力的去把他們過去公會的不管什麼人都帶到這個特會裏頭來。那時有一、兩個華人是大學畢業的幫我翻譯。另一面，我和李師母是住在一個弟兄家裏，就把家打開，每個禮拜二一個上午，從早上八點到十二點我特別跟西語的講，那時候大概有二、三十位西語的，也請他們把他們在公會的朋友盡量帶來，在家聚會中得人。我的英文是很差很差，我是盡可能的操練，沒有人給我翻譯。感謝主興起一個西語的弟兄，我就請他來跟我一起。在那個聚會中就用我那點可憐的英文，我講了他就翻成西語。我們就這樣談話，大概很久的一段時間，人慢慢都帶來了。真沒想到，在西班牙語的國家用英文講道。我在想如果要我到美國去的話，我的英文是拿不出來的。我在西班牙語裏講錯了，別人不知道，我就放膽敢講，什麼文法我都不在意了，能溝通就好了。大概從89年開始，聚會就達到四、五百人，爾後再過幾年，1997的時候，我們就達到約七百人了，這些人就是這樣個別接觸來的。有另一個聚會，禮拜日下午成全中幹，成全柱子帶頭的人，從亞松森擴展到郊區，那個時候擴展最遠的地方，離我們六百公里，但不是我們開展的，是從這裏得救的到那裏去開展成召會，我真覺得這是職事的水流從寶座流出來的。1997年，我們就覺得有訓練中心的需要，要訓練青年人。感謝主，給我一個負擔，我們開始禱告，開始買地，開始籌建訓練中心。到了2000年，訓練中心蓋好了，開始第一期的訓練。我們買的是十一甲地，是一個山坡地，實在很好，青天綠水，鳥語花香，下面還有一個大湖，我們就在山上，俯看著大湖很好看。我們在那裏開始訓練以後，我和李師母就住在訓練中心，除了我們倆個是華人說華語的弟兄姊妹，其它都是說西語的。

李師母今天晚上不在，她跟著我是很受苦的，在那個地方很孤單，除了我一個受過訓練外，其他的都是土生土長的，我們從無到有，別人無從幫起，都是慢慢的長出來的。我在那裏住了三年，李師母跟我都經歷各種苦境；所以全時間的姊妹要準備受苦，特別是孤單、寂寞的苦。白天我差不多都是跟學員們，沒有特別的教師。我在那裏又要成全老師，又要帶著學生，我跟她講我是老爺爺帶著兒子、孫子三代。早晨帶兒子，上課時他們兒子帶孫子，我也要跟他們上課，我就採取主穌帶門徒的那個路，所以我懂得牧養真是不容易。

在訓練中心沒有華人，感謝主，預備了一、兩個幫我翻譯的，在這個時候我就得著操練了，所以這幾年來我的英語大大進步了。我試著用英文講性格，英文講信息，我真的憑著靈了。李師母我很少照顧到她，她每一天下午，有的時候就在大湖看日落，我能體會她的心情，老年人看日落，夕陽西下，真是美景是好但是不常了，那個心情什麼心情！不過感謝主，她真是忍耐，忍耐著孤單，吃的是巴拉圭餐，呼吸著巴拉圭的空氣，喝巴拉圭的水，什麼都是很差的。我們一個人一天一塊錢美金，你們這裏一個便當，我們那裏吃一天。感謝主，這都過來了，這都是外面的。最叫我奇妙的就是，在這個職事的帶領下，我們那裏高材生都不是大學生畢業的，都是高、國中畢業的去受訓，因為大學生一下沒有那麼多，我們從去年開始才有兩年制的大學班，最多都是高中畢業的。我們在訓練中心，從第一期一直到現在，一共大概有一百五十個學員畢業了。各地訓練中心有的我們差不多都有，不過程度上可能會低一點。但在屬靈上來說，我們是一個流，我們的訓練強調要活在調和的靈裏，我們有很多的規距，但不是守規距，而是學習活在靈裏，活在主面前不光是活在人面前；活在規條面前，也要學習活在靈裏，活在神面前。在靈裏和主有接觸，強調操練靈，所以呼求主、禱讀主話、不住的禱告是經常的。

有些年輕的孩子很調皮，他們在學校都是打打鬧鬧，都無所謂的，到了訓練中心，看起來很難帶。我們操練性格，一個禮拜有兩堂的性格，四個小時的性格課，教他們操練怎樣在靈裏和主配合；經過這樣操練，他們差不多個個都摸著靈。來的時候都像鄉村女子，但是兩個月以後，整個人就都變了，臉都變了，氣質也變了。我們的訓練，八個月一期，完了以後大家都去讀大學，到大學做種子，爾後兩年、四年大學畢業以後，再來參加訓練。今年就有大學畢業再來聚加訓練的。這樣的訓練影響他們的家庭，影響當地召會，看見他們都改變了，在家裏跟過去大不一樣了。爸媽自己都說要受訓練了，我們不受訓練都跟不上我們的兒女了。就性格來說，就做人來說，就聚會盡功用來說，就對主話的享受來說，實在是往前去了。這僅僅是一部份的表現。我把這職事的水流帶過去了，那靈與我們同在，所以當地召會有的家庭，老大去第一期，老二就二期、第三期，有的國小生也模仿穿白襯杉、黑裙子好像小訓練學員一樣。那裏有一種風氣，我的孩子好像不參加訓練就沒出息，父母覺得孩子能參加訓練，全時間事奉主真是太榮耀了，很值得的。南美地區對今時代職事的水流，天空不是那麼明亮，但是感謝主，因著主的憐憫在巴拉圭那裏是非常的明亮，路是非常清楚，非常正直，所有在那裏得救的都知道怎樣跟隨職事，他們懂的神是有經綸的神。

這些受訓過的，我們把他們編做活力排，他們就出去叩門了。訓練中心的那個地方過去是一個天主教全國的宗教中心，總統每一年都會去參加彌撒的。而我們就在這天主教的中心區有一個訓練中心，我們叫它生命泉生命中心。這些學員出去叩門，帶到家聚會受浸了，就建立了召會。現在訓練中心附近郊區都有召會了，當然人數不是太多，都像伯大尼的召會一樣了，主耶穌很喜歡那聚會。訓練學員都沒有想到，他們高中畢業，能帶人得救，給人施浸還能建立召會。還有兩個召會，不是學員而是參加短期訓練、暑假寒假訓練的兩位小弟兄，今年大概高三，他們倆個就負責兩個召會；他們倆個就配搭好像迦勒和約書亞一樣。那兩個召會都是年輕人，這兩個高三的就是負責弟兄。

不活自己，只活主
我交通了這麼多，我有一個感覺，就是像我這樣一個老弟兄，65歲了都還能因主的憐憫出去，這是需要多方的成全，多方的操練：第一、要學習活在靈裏，我們在靈裏我們都會是一，不是憑著我們自己，憑著主，主藉著我們，我們也藉著主，我們和祂是一。第二、在生命上多有經歷，不僅僅是道理上說話，必須在靈裏要和祂是一；在享受主的事上，在生命的事上，學習在主面前認真。還有一個就是在性格上需要好好的操練。感謝主的憐憫，李弟兄在1952年就交通這個，52、53年在台北或者在馬尼拉交通到這性格三十點，這兩處我都沒機會參加。不過我從一個弟兄得到了他的筆記，我就覺得很寶貝，我根據他的筆記，再根據一些情形整理了寫下來了；我自己把這性格三十點，編成綱目，我自己又加以操練，直到今天我還帶在身邊操練，這個非常有用。所以年輕的弟兄姊妹，要學習活在調和的靈裏，要好好的享受我們的主，不住的禱告，被祂充滿，被祂佔有，我們能夠和祂是一，然後在日常生活中經歷把自己擺在死地，讓活的主在我們中間活出來。在性格上，能夠和祂配搭，在配搭、功用上能學習往前。我相信主怎樣能夠用我這個老的弟兄、不配的弟兄，更能夠用你們。

一段插曲
我沒有讀大學，1974年申請去美國參加李弟兄的訓練，那是我第一次要到美國參加訓練，但我向內政部申請時被打回來。理由是，你參加這個國際的聚會，你都沒有大學畢業，你去給我們台灣丟人啊，你怎麼可以參加國際的聚會！這對我是一個很大的刺激，但也是個激勵。後來我就覺得，現在怎麼讀大學？怎麼能讀？主就給我另外一個感覺帶領，那時我正在中壢、桃園一帶服事。既然不能讀大學，就去讀神學院吧，就到中華福音神學院讀神學。那時候在主的恢復中去讀神學，那可不得了。這樣決定後，我就願走十字架的路。我知道，將來身體一定是世界性的，國際性的，身體的事奉交通一定國際性的，我就接受這個負擔，跟張湘澤弟兄交通過，他也贊成，所以就去了。在中華福音讀了兩年多的神學就畢業了，從那以後，我的出國就沒有問題了。讀神學院的時候，他們都是大學畢業去讀，考試進去的，我以同等學歷進去的。我們在主的恢復裏得的這些東西太好了，我一點也不差給他們，他們畢業了，我也畢業了。最辛苦的就是上語言課，這叫我讀得很辛苦。不過感謝主，這兩年半的時間，我受了大的造就，學宗教課學到了什麼叫宗教，在語言上對我很有幫助，這都是主主宰的安排。讀完後了之後，大家都知道了，就傳言說李弟兄要去做牧師了。有一天就對付這件事，在一個同工聚會裏頭，我把畢業證書拿著，我向弟兄姊妹悔改認罪，當場把畢業證書撕掉了，意思是我沒有意思去做牧師，我只要有這個資格能出國就可以了。現在我不是鼓勵你們到神學院去，如果你有負擔的話，你可去神學院讀希伯來文，讀希臘文，語言上是非常的需要。我經過了這個我就很懂得在宗教裏的氣氛，懂得怎麼去傳福音，怎麼去配搭。感謝主為著祂的經綸，我經過了這些。願主憐憫我們。

（李道君弟兄講於大專特會，未經講者改閱）
